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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何礼（原名何维登），是

1934年进入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学习

的。他在小学和中学阶段都很喜欢体育运

动，在南京中学上高中时，还曾代表学校

参加江苏省中等学校体育运动会的田径比

赛（当时是男子五项全能），可见他对体

育的痴迷程度。进入清华这个体育氛围浓

厚的学校，他更是积极进行体育锻炼，照

片中跃起腾空做跳马运动者，就是我父亲

上清华时进行体育锻炼的情景。

上清华后，由于积极参加进步的爱国

学生运动，接触到许多新思潮，他对体育

运动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当时清华地下

党支部书记杨学诚交给我父亲一项任务，

协助创办中共北平学委公开刊物《北方青

年》，北平学委书记蒋南翔为主编，我父

亲是刊物的代表人。在《北方青年》的创

刊号上，刊登了两类文章，一类文章是当

父亲与清华体育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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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学生们普遍关注的“一二·九”爱国学

生运动和时事评论；另一类文章是关于体

育和健康问题，可见这也是当时学生们普

遍关注的问题。创刊号发什么文章应该都

是精心选择的，说明蒋南翔同志在学生时

代就很重视体育，后来他当清华校长时提

出“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的口号，绝

不是偶然的。

在《北方青年》的创刊号上，涉及体

育和健康的文章有三篇，分别是马约翰先

生写的《青年训练问题》，我父亲在南京

中学和清华的同窗好友薛公绰写的《论民

族健康》，以及我父亲写的《我的运动经

验谈》。在我父亲的文章中，他回顾了自

己少年时期在云南读书时，痴迷国术（即

中国武术），练各种拳法、棍法、刀法。

受一些迷信宣传的影响，甚至期望能练

出飞檐走壁、刀砍不入的功夫。由于训练

方法不讲科学，身体反而越练越坏，直至

生了一场大病才停止训练，从此对国术产

生了怀疑而彻底放弃。到南京上高中后，

他又迷上了西式的体育运动，什么球类都

会一两下，田径赛也一样懂一点，并成为

学校的体育选手，那时是很神气的。上清

华后，因为喜欢体育，父亲与马约翰教授

很熟。在马约翰等老师的教导下，他对体

育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文章中写到：

“（中学时的西式体育）有好多事细细一

想，却也颇令人发生问题的。第一，输赢

心重，运动员的道德就不免受其影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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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锦标而采取不正当手段竞争，甚至故意

伤人等）……其次，选手制的本意是借竞

争来激发人们对体育的兴趣，但现在往往

舍本逐末，运动员们给弄得嚣张跋扈，气

势凌人，仿佛是学校里的特殊阶级，至于

大多数同学，不在体育教员注意之列……

而且各校的选手常老是这几个人，篮球他

擅长，足球他不弱，田径赛他可也能来几

手的。这样情形之下，普及体育云何哉？

那么这极少数的选手们都是由体育得到健

康了吗？也不见得。过度或不适当的运

动，并不能使每一个运动员都身心康健

的，像我自己就曾因苦练短跑而心脏出毛

病，原因是为比赛、为出风头而运动，并

非为锻炼身体而运动。好，对这一类运动

我又怀疑起来了。高中毕业后，自己因吃

了不适当的运动的亏，同时看了一鳞半爪

的社会科学书籍，以为国术是封建的玩意

儿，而美国式体育则是资本主义的玩意

儿，两种东西恰是中国社会性质的反映，

都是应该打倒的，怀着这样的偏见，我就

从此不运动。这么一来身体却渐渐地更坏

了，仅仅药力是很少有补于身体的。因此

问题还是横在心中，不得解决。在社会上

又随时随地使你受到刺激，比方你到深堂

去一看，除了极少数臃肿不堪的模特儿以

外，大多是一付骨头架子。而‘友邦’浪

人的贩卖毒品，以及医药卫生的不普及，

无往而不是民族健康的障碍。个人应该怎

样锻炼身体呢？团体应该怎样提倡体育

呢？” 

经过在清华对体育真正意义的启蒙，

以及自己的独立思考，我父亲对体育有了

新的认识，他在文章中写道：“如今我又

在运动了，练的西式运动，虽然没有当学

校代表队，每天玩玩，身体却已有了显

著的进步。这使我悟到先前因噎废食的错

误。我的意思是国术并非根本要不得，害

处只在于囫囵吞枣，不取消许多非科学的

成份。选手制的西式的科学化的体育普遍

于全国中高级学校，也并非根本要不得，

害处只在它的依样画葫芦，外国的好处固

然学到，外国的恶习也照样学来，流弊所

至，皮毛多于实际。譬如上海等地，运动

成为职业，比赛变作商品，而运动场上的

观客也多半把运动当作一种刺激，是怀着

看跑狗或赛马的心情去的。消极方面，这

些流弊应该避免。积极方面，我以为运动

比赛的计分法最好多以团体为单位，以补

选手制的不足，比方爬山可分为几组，而

赛跑跳高之类的计分给奖，也看各团体内

每人成绩总和的平均数而定，这样，体育

容易普及，一方面又可培养中国人所缺少

的团体精神。至于选手，各校还不妨应挑

拔出来由教师加以训练，作为将来健康事

业的导师，分配在各单位里负责指导。选

手们只应以各该负责单位光荣而光荣。

在运动会考核成绩后，由选手们作表演性

质的竞赛，来激励体育健康方面的技术，

作为别人的楷模。我们知道：在统计上如

《北方青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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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一条正常曲线的话，那么，左端最低

的可以由极健康的选手们来代表，右端最

低的可以由最不健康的‘老夫子’们来代

表，中间高的部分该是健康线上的人们。

而我们的体育健康事业，最要注意的就是

中间最大多数的人。”从这里也可以看

出，我父亲在清华期间对体育的认识，已

经跳出了纯粹个人兴趣的狭隘，提升到关

心全民族健康的高度。

我父亲在清华期间与体育有关的事还

有一段佳话，见于著名作家黄秋耘纪念我

父亲的文章，他写到：“何礼是我在北京

清华大学读书时的老同学。他就读于理学

院心理学系，专攻动物心理学，我就读

于文学院国文系，他比我高两班，本来接

触的机会不多。但我们同在一个排球队里

打球，他打二传手，跟我配合得不错，后

来又同在民族解放先锋队一同搞通讯联络

工作，慢慢就熟悉起来了，晚饭后经常一

起去圆明园的遗址散步。他很健谈，有多

方面的兴趣，不但爱好体育运动，又擅长

篆刻书法，还会唱昆曲。总之，颇有点倜

傥不羁、风流名士的风度，我对这位老大

哥是打从心眼里佩服的。大概是1936年的

初秋吧，有一天，何礼半开玩笑半认真地

对我说：‘小黄，你想不想进大学，要是

想，我给你介绍！’我瞪大着眼睛说：

‘你开什么玩笑？我已经是大学二年级学

生了，还要你介绍进大学？’他还是那样

不慌不忙地说：‘你加入了民先队，只能

算是进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才算是进

大学！’我马上表示愿意入党，越快越

好。他却说：‘且慢，按照党章规定，年

满十八岁才能入党，你还差一个多月呢！

在这一个多月里，你先好好地学习党章，

考虑考虑，考虑好了以后再写一份自传和

入党申请书。对了，这件事要绝对保密，

不要随便跟别人商量，有什么想法和问题

就直接找我谈。’一个多月以后，我还是

很顺利地履行了一切手续，入了党，介绍

人是何礼和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杨学诚同

志。”原来我父亲在清华期间，还注意利

用体育活动结交进步同学，引导他们参加

革命和入党。在《北方青年》上发表《论

民族健康》文章的生物系学生薛公绰，与

我父亲是明斋同寝室的好友，每天一起进

行体育锻炼，也是这样由我父亲引导参加

革命的。

1965年我考入清华。当开学典礼上，

蒋校长提到过去清华有一个从美国传来的

高年级学生戏弄新生的恶作剧“拖尸”

时，我忽然想到小时候住在团中央大院

里，曾看到蒋南翔（时任团中央副书

记）、荣高棠（办公厅主任）、杨述（宣

传部长）和我父亲（学生部兼少儿部部

长）这些清华老校友，在工作之余一起打

台球时的情景：他们穿着“土八路”的干

部制服，却又满口洋文的台球术语。上中

学时我偶尔想起这一幕感觉很好笑，问父

亲当年他们是说英语吗？结果父亲告诉

我，他们说的台球术语是法语，是欧洲上

何礼夫妇与蒋南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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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社会的语言，当时清华学生在进行体育

运动时，说的体育术语不是英语就是法

语。原来这种无问西东、各取所长、融会

贯通、为我所用的精神，早已融入老清华

人的骨髓之中。

1953年，我父亲从团中央调到清华工

作。当他见到马约翰教授时，恭敬地说：

“马老，我还欠您两个体育学分呢！”这

是怎么回事？原来，当年国难当头，我父

亲是清华学生选出参加北平学联的三位

代表之一，担任学联常委，经常在市内工

作。“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根据党组织

的安排，忙于组织学生撤退和平津流亡同

学会工作，先后辗转天津、济南、南京和

武汉。后来由中共南方局派往昆明，担任

云南省工委青委书记，领导西南联大和云

南省的青年工作。虽然他体育一向很好，

但已经无暇顾及体育这两个学分，就在西

南联大补开了清华的肄业证书。16年过

去，师生在清华重逢，我父亲看到马约翰

教授依然精神矍铄，非常欣慰。马老也称

赞我父亲当年的选择完全正确，还开玩笑

说，可惜现在不能给你补两个体育学分

了! 师生把手言欢，成就一段佳话。

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

场工业化的热潮。新中国自1953年开始实

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

建设，要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

那时的我们，正值青春年少之时，迎来了

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记得当时有一幅风

靡全国的宣传画“把青春献给祖国”，画

中刻画了两位严冬季节在野外作业的女勘

探队员，她们的脚下是奔腾的江河，身后

是巍峨的群山。这幅画绘就了我们这一代

人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远大情怀。

1955年夏天，我们高中毕业，那时列

宁所说的“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

化” 深入人心。当时在苏联，世界最大

的两座水电站古比雪夫水电站和斯大林格

勒水电站正在建设中。我国的水电建设方

情系清华  奋斗 60 年
——忆 1955 级水利系动 01班

○张兆琪  张  庄 （1960 届水利）

兴未艾，而长江三峡的水电站工程更是我

国从事水利水电建设几代人的梦想。我们

是多么向往参与到这样宏伟的共产主义建

设工程中去啊！

也正是在这一年，清华大学水利系首

● 清华真情


